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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城”变“绿城”
晚报功不可没

□徐凤州

作为一个老绿化工作者，从普通干部到本部门负责人，我和《郑
州晚报》有着半个世纪的交往。

1
上世纪 50年代初，中原古城郑州满城是“无风三尺土，下雨满

街流”，风沙起时“遮天蔽日，飞沙走石”，这是人们对那时恶劣生态
环境的描述。因此，我这个刚从省林业干校毕业分到郑州林场的年
轻人，便立即投入到改变风沙城面貌的战斗中去。我和造林队的同
事们背起行装，整天奔波在花园口至中牟的黄河故道上植树造林，
挡风固沙，坚持不懈干了4年多，绿化了近7万亩沙荒，固定了150
个沙丘。疯狂肆虐的风沙之龙，被绿色锁链缚牢。几度风雨，几度
春秋，每当我们完成阶段性植树造林任务后，我都亲自执笔写
稿，亲自送到郑州晚报。通过这个宣传阵地，向全市人民
报喜，辉煌的造林成果登在报上，激动和喜悦在我们心
头。我们为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而欣慰。

2
后来，植树造林的重点转移到城市绿化上

来。当时市政府提出的口号是“路修到哪里，绿化
到哪里”，“工厂建到哪里，绿化到哪里”。几年后，金
水大道等主要街道长起了一排排高大的法桐，一
座座居民庭院栽满了绿树鲜花。全市绿化面积覆
盖率达到 32.25%。郑州赢得了“绿城”美誉。为了
向全国全世界展示“绿城”风采，园林部门和郑州
晚报合作，制作大量图片和展板，报社派出了摄影
高手，在空中和地面进行全方位的拍照，宏大真实
的展板和沙盘参展了“全国农业博览会”和“广交会”。在
排排高大法桐的金水道展板面前，成千上万的中外友人
驻足观看。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气势宏大，如临其境，流连
忘返，美哉郑州”！《郑州晚报》摄影师们的巨幅照片，把“绿城”风
貌淋漓尽致地展现给全国，推向全世界。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在我市展开后，晚报
作为宣传阵地，总是走在活动的前列。每年3·12植树节到来，晚报
全身都换上了“绿装”，增出专刊加大宣传力度，报社领导带领记者
和员工，多次亲临邙山等绿化现场，挥锹挖坑，担水浇苗，流汗出力，
回单位还要把各界群众植树造林的火热场景报道出来。

3
1992年，借郑州市几代人努力创造的绿化成果，我有幸获得“全

国绿化奖章”。记者徐建勋以“绿了大地白了头”为题，写了篇通讯
刊登在《郑州晚报》头版，以党报的名义肯定了全市人民和各级领导
在绿化工作上的成就，也是对我一个普通城建工作者的肯定。

退休后，我也没有间断和晚报的交往，在“追访郑州50年代建设
者”活动中，记者安群英又以《法桐让绿城如此美丽》为题，追访了我这
个上世纪50年代建设者。我以一个老园林绿化工作者的身份，介绍了
几十年来郑州园林绿化的创业史，并介绍了王均智、史隆甫等老市级领
导及专家学者为“沙城变绿城”付出的心血。还着重介绍了“法桐”作为

“市树”，在郑州的引进和栽植，并成为遍布全市街道的参天大树的历
史。记者在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法桐三五年树成荫，十来年绿满郑
州，法桐给郑州人实实在在的享受，法桐也为郑州争得了‘绿城’的美
誉，法桐让郑州富有个性，法桐让外地人记住郑州！”

4
而今，我已逾古稀之年，每次我走在郁郁葱葱的大街上，看见

当年我和同事栽下的法桐，心中就泛起幸福的涟漪。每当此刻我
总在想：“郑州绿化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郑州晚报》的帮
助和支持。在‘沙城’变‘绿城’的伟大战役中，作为亲历者，我告
诉大家：《郑州晚报》功不可没！”

最早看到《郑州晚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刚上初中，下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从正在看
报的爷爷手里夺过晚报，迅速地浏览报上的《瞭望塔》栏目。这个版块虽小，登的全是市井新闻、社会百态，
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她是我每天不可缺少的精神大餐。

晚报让我获得自信
日月如梭，转眼 20 年过去了，此时我已在一家工厂当了 10 余年的工人。2001 年，厂里为庆

祝党的 80 华诞，举办演讲比赛。我因会说普通话，被车间推荐参赛。得到这一消息，我既高兴，
又为难。我会说普通话，可不会写演讲稿啊。说来也巧，当时《郑州晚报》每天都刊登不少歌颂
党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于是，我把那段时间的晚报全翻出来，从中选择了一篇朗朗上口
的散文诗练了起来。没想到此次演讲我竟获得了二等奖，我高兴地对同事们说：“《郑州晚报》

真是及时雨啊！”
还有一次，我被通知参加厂里“安康杯”演讲比赛，这时距比赛仅剩

下三四天了，而且演讲稿也没着落。我再次求助于《郑州晚报》。记得在
晚报上曾看过一篇关于安全的文章。晚上回到家，根据脑子里的“线
索”，对近 5 个月的晚报进行“地毯式”搜索，很快将 2004 年 2 月 17 日
A2版的时评《决不能让灾难成为循环》找了出来，当时真是眼前一亮

啊！在这年的安全月（6 月）里，我得了个“安康杯”演讲二等奖。
这两次荣誉可以说都是晚报给予的，因此，我对晚报有种既尊敬又
亲近的感情。

晚报带我走上写作路
有了这两次“成功”经历，我养成了朗读的习惯，每当在晚

报上发现有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好文章时就大声朗读，感觉
特舒服。渐渐地读的文章多了，便情不自禁地也想自己写几
句，抒发情感。我开始向厂广播室投稿，写的都是关于车间、班

组、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先进模范事迹等。以前演讲全是讲述名家们
的作品，现在，我开始自己写东西了，每当听到厂区喇叭里播出我的“大

作”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我越写越想写，越写越爱写，曾两
次被评为厂级优秀通讯员。我写稿积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个年近耄耋曾为

晚报写稿50年的舅舅。他每次到我家，都宣传郑州晚报如何文图并茂，如何贴近群众，如
何关注民生，如何受读者欢迎，使我对晚报的情感日渐加深，便进一步学习报上的谋篇布

局、遣词造句、人物刻画等技巧，不仅写作水平有显著的提高，更庆幸的是我一直蹉跎的人生没有再继
续下滑，把我由一个闲散空虚之人变得有了爱好，有了追求。

对晚报我有一种难舍情怀
近几年来，由于工作繁重，我没有时间、精力看当天的《郑州晚报》了，只好攒着，好不容易盼到休

息日，便拿出厚厚的一摞晚报，贪婪地看起来，一天都足不出户，沉浸在晚报的海洋里，好多双休日都
是这样度过的。虽然有些疲惫，但看完积压的报纸，顿觉视野辽阔，身心大爽。这些感受算是我对晚
报的一种特殊热爱吧。

每逢年末，关于订报问题会引来家里人的各种声音：“现在报纸种类那么多，咱也不能老订《郑州晚
报》，换换口味吧。”我从晚报中受益匪浅，自然不愿换，但也不好争辩。这时母亲总是坚定地说：“换啥
换，就看《郑州晚报》！”母亲这是在支持我，因为她看到晚报给我带来了变化，带来了希望，使从小固执任
性、不服管教以致荒废学业、浑浑噩噩的我，年届中年竟拿起笔杆，有了梦想。想想这么多年都是母亲帮
我把每日晚报整好，按日期排齐，一张不少，以便于我到休息日集中学习。其实母亲并不奢望儿子能实
现什么人生价值，只想看到晚报引领我健康快乐地生活。

我会做晚报永远的忠实读者
在潜心看报的过程中，我常常被《郑州晚报》所感动。我认为晚报是一份极具人情味的报纸，通过晚报的

报道、呼吁，多少寒门学子求学成功，多少弱势家庭享受关爱，多少危难人群看到生机，多少社会问题得以解
决，而“暖巢”行动又将温暖亿万孤独老人的心田。晚报就是咱百姓的“贴心人”，使草根阶层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使每个读者都明白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生活在日益强大的祖国大家庭里，有《郑州晚报》的关心
和帮助，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

我热爱《郑州晚报》，早就想为她写稿，但因水平太低，即使写好，也没有勇气投寄，母亲常拿舅舅的
精神鼓励我：“看你舅舅已经80多岁了，还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你才届不惑之年，有啥理由不向晚报积极
投稿呢？”妈妈一席话，使我勇气倍增。我决心从现在起，不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继续做晚报的忠实读者，还
要汲取晚报营养，感触社会脉搏，提高写作水平，踊跃向报社投稿，尽快成为一名晚报通讯员，多写稿、写好
稿，来报答相识半个世纪、恩重如山、感激不尽的恩人。

晚报让我重怀梦想
□王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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